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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创了数字内容生产模式革新的信息科技新时代，给人类社会带来颠覆性影响和深层次变革。面对生

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广泛、深入且难以控制的意识形态风险，如何有效防范和解决这些问题，成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

面临的新挑战，本文主要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为背景，结合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技术意识形态的理论，探讨生成

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所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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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ushered in a new era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izing 

the model of digital content production, exerting a disruptive influence and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on human society. In the face of the extensive, deep and hard-to-control ideological risks brought 

b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ow to effectively prevent and address these issues has become 

a new challenge for China's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mainly takes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the background and combines Marcuse and Habermas' theories 

on technological ideology to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risk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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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技术意识形态属性研究的

现实背景和理论基础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

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新一轮的内容革命，推动互联网、数字

媒体乃至传统行业的全面改造和升级，也推动了生产力的全面变

革 [1]。作为数字文明演进的关键性技术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

重构人类社会的认知范式与价值体系。在技术哲学维度，生成式 AI

打破了传统知识生产的主体性局限，其算法模型对现实世界的模拟

不再局限于简单映射，而是形成了具有自主演化能力的符号系统。

（二）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理论

20 世纪以来，人类社会面临着深刻的矛盾和困境，一方面，

科学技术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发展，创造了极其丰富的物质财富，

人类生存的面貌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但同时，科学技术也不断

走向异化，它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2]。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详细论述了技术具有生产

力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属性。一方面，技术作为生产力，在工业社

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指出技术势不可挡的影响

了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每个社会运行的环节，技术理性成为

了一种衡量标中。按照马尔库塞的论述，技术理性本身就是一种

意识形态，他认为科学技术在发达工业国家不仅是极具潜力的主

要生产力，还是行政机关暴力合法化的意识形态新形式。

科学技术在思想上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意识形态来控制人

的意识和行为，其实质是一种以科技万能为主旨的“技术至上主

义”，是科学技术的泛华和神化 [3]。哈贝马斯进一步继承了马尔库

塞，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就是意识形态，科学技术正发挥着超越技术

本身的意识形态功能，蕴含在科学技术中的合理性成了新的意识形

态的灵魂。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批判理论揭示了现代性语境下技术

理性的意识形态化特征。这种技术意识形态运作机制呈现双重特

性：在认知层面，它解构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显性政治表达，将合法

性论证转化为技术治理的效能展示；在实践层面，它通过技术解决

方案的供给，消解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性矛盾。他认为，科学技

术在思想上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意识形态来控制人的意识和行为，

其实质是一种“技术至上主义”，是科学技术的泛华和神化。哈贝

马斯将科学技术等同于意识形态的观点显然有失偏颇，但在现代性

语境下，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式确实在某些方面发挥着意识形态的

效用，在此维度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与表征 [4]。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技术的意识形态属性

在数字技术所连接和扩展的新型传播空间中，它已然突破了

技术固有的属性，产生了与意识形态的耦合，实质性地参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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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的构建，成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中不容忽视的隐忧 [5]。生

成式人工智能参与到的各个环节都逐渐成为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

工具。

（一）内容生成：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价值观渗透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嵌入机制呈现双重编码特征：在

表层技术逻辑上，其通过多模态内容生成实现符号系统的再生

产；在深层价值逻辑上，则完成意识形态话语的范式转换。生成

式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生产机制呈现双重编码特征：在技术实践

层面，其内容生产过程始终伴随着价值理性的渗透；在社会应用

层面，则显现出利益主体的博弈逻辑。

（二）对话互动：生成式人工智能构建价值观渗透的语境

意识形态的价值核心并不自我显现，而是依赖于一种精心构

建的话语体系、一套明确的规则和一系列巧妙的策略来揭示其内

涵——这就是话语模式的功能。话语模式在意识形态的解释、传

播和普及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意识

形态话语领域的融合，是通过一种互动性的对话方式来实现的。

它以迅速生成的、高度仿真人类的话语范式出现，利用其严谨的

逻辑结构、完整的表现形式和精确的语言表达，来争夺和巩固话

语权威。

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用问答的形式与用户进行对话沟通，展现

出其条分理晰、连续流畅的问答形式和回应能力。在回答问题

时，生成式 AI 系统多采用分点叙述方式，以总分总的形式展开论

述和论证，并以结论式的肯定句式作为回答的结束。生成式人工

智能正在重塑当代意识形态传播的认知范式。这种技术中介的话

语实践通过持续对话交互占据用户认知空间，将算法逻辑内化为

社会交往的默认语法，形成技术与社会共生的传播景观。在技术

哲学的话语分析框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知交互实践呈现出

双重性征：其表层表现为拟真性对话的谦逊姿态，深层则通过选

择性应答与错误修正机制完成话语权力的隐蔽建构。这种新型人

机互动范式突破了传统意识形态传播的显性边界，其运作机制具

有三个维度的特征：在技术表象层面，以算法中立性为掩护实现

价值编码的隐性化；在认知影响层面，借助语言模型的概率分布

特性完成文化框架的无意识植入；在权力运作层面，通过对话规

则的自动化执行构成 " 软性霸权 " 的实施路径。这种技术现象本质

上构成了数字时代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新范式——当人工智能系统

以文化载体的身份参与主体间性建构时，其底层逻辑便超越了单

纯的技术工具属性，成为重塑认知秩序的新型权力语法。

（三）实践导向：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行为具有明显导向性

在意识形态的运作流程中，行为实践构成了其完整机制的逻

辑归宿。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赋权正在重构当代社会的认知与

实践范式。这种技术现象通过多模态内容生成能力实现跨领域渗

透，其应用场景已从文本处理扩展至教育、商业、制造业等社会

实践的核心领域。技术主体通过场景化嵌入策略，将算法逻辑编

织进日常实践的认知网络，形成具有规训性质的交互环境 ——

这种环境既非简单的工具应用，也非单向的技术控制，而是通过

持续的行为反馈机制，完成了对实践主体的认知重构。值得注意

的是，其意识形态干预机制呈现出独特的运作特征：技术话语不

依赖理性论证的显性说服，而是通过情境化的内容筛选与认知适

配，将特定价值编码植入实践主体的无意识层面。这种 " 技术 -

主体 " 的共生关系，既延续了传统意识形态的形塑功能，又因技术

的中介性而更具隐蔽性，最终在实践理性的层面完成了对现代生

活世界的系统性重构。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技术发展意识形态的风险

与反思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虽然在教育领域有广泛

的应用前景，但并非在所有场景都有重要应用潜力和作用 [6]。生

成式人工智能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其技术逻辑与价值负载的

共生关系，正在重构传统意识形态的传播范式与权力结构。这种

技术现象既彰显了认知解放的可能性，又暗含着主体性消解的风

险，技术不再是中立的工具，而是演变为形塑集体意识的力量。

这种双重性特征使得当代社会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不得不面

对技术异化带来的新型意识形态风险。

（一）碎片化内容造成意识形态风险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

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该充分发挥引领作用，将社会个体各种

分散的、冲突的、零碎的价值观点凝聚为共同的价值共识，同时

不断强化、传递主流意识形态而彰显出强大引领力量。在生成式

人工智能迅速扩张的时代，其运行机制深蕴的资本逻辑已经渗透

到生成式人工智能运行的各个缓解当中，逐渐影响着社会个体已

形成的认知和价值，为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潜在风险和

挑战。

（二）个性化的筛选造成意识形态信任危机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背景下，传播权力结构已从单向灌输转变

为双向建构的辩证关系。这种范式转换的本质在于：受众的认知

能动性取代了传播者的主导地位，成为决定信息价值实现的关键

变量。由此，催生了以算法推荐为核心的技术解决方案——这种

技术逻辑通过个性化信息筛选机制，在提升传播效率的同时，也

建构了具有排他性的认知系统。这种信息获取模式导致主体陷入 "

信息茧房 " 的认知困境：一方面，算法对用户偏好的不断强化，形

成自我验证的认知闭环；另一方面，多元信息的系统性遮蔽消解

了辩证思考的可能性。这种认知结构的异化不仅表现为思维方式

的单一化，更值得警惕的是，当技术逻辑取代批判理性时，个体

可能从最初的信息选择困境，逐步演变为对主流价值体系的系统

性质疑，最终在技术建构的 " 信息孤岛 " 中完成从认知偏差到价值

疏离的蜕变过程。

（三）多元化的社会思潮造成意识形态管理危机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其自身的运行逻辑与行动

框架渗透到社会实践中，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我国意识形态的管

理建设。信息获取和社交传播的方式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变，

从传统的公开平台上的集体互动模式，逐渐转向更为私密和个性

化的互动，即人与智能机器之间的直接对话，对话内容被智能算

法记录下来，并悄无声息地融合进后续的信息传播过程中。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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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智能传播革新，不仅改变了信息流动的

路径，也弱化了传统“把关人”的角色。进一步而言，生成式人

工智能技术在解放人类脑力劳动的同时，也实现了对人类的多方

位影响。对于人类当前的发展状况而言，我们仍处于一个依赖劳

动时间和教育来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历史阶段。在这样的背景

下，人类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过度依赖和过度使用，对人在信息

化时代的生存产生了更多的风险和挑战。当算法从分发信息迭代

至生产信息，从学习知识转向生产知识时，人的主体性将进一步

受到冲击 [7]，生成式人工智能仿佛成为了一种“主人”，人的真实

本质被边缘化，人的主体性和作为意识形态主体的能动性受到消

解，这造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管理的困难和风险，也对人类的自我

认知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考验。因此，如何在利用生成式人工

智能技术的同时，维护人类的主导地位和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

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指向

（一） 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知建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负载的技

术实践。其训练数据的采集与模型优化的全过程，不可避免地内

嵌着设计主体的价值取向与意识形态立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

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基石，为算法伦理提供了不可动摇的规范

框架，这要求技术实践必须实现两个维度的辩证统一：在系统设

计层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嵌入算法逻辑的核心架构；

在运行机制层面，通过权重优化与排序策略调整，确保主流价值

在信息分发中的优先性。这种技术治理路径的实质，是在保障技

术创新的同时，建立防止价值偏差的 " 算法防火墙 "。

（二）坚定中国立场，破解西方话语体系

ChatGPT 的出现就解决了传统搜索引擎搜索广告多、检索结

果质量低的问题 [8]，当前以 ChatGPT 为代表的智能系统所内蕴的

西方认识论传统，正在全球科技治理场域中形成话语霸权，这种

文化技术殖民现象直接威胁着中国在国际科技竞争中的主体性地

位，对此，需要我们在实践层面上进行作出调整和改变，在技术

本体层面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在价值层面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

位，更要在文明对话层面创新话语表达体系。只有通过构建具有

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话语，才能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在智能领域的

认知垄断，最终实现科技自主性与文化主体性的辩证统一。结合

中国本土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成果创新主流意识形态议题设置，理

直气壮讲出“中国话语”，意识形态将渗透科学，发挥世界观、

价值取向和舆论宣传的作用，促进科学研究和技术的发展 [9]。

（三）倡导全球合作治理，推出中国方案

无论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抑或其他人工智能技术，都是世界性

的、时代性的，因而无论是科技互惠共享还是科技风险治理，必

须具有全球视野 [10]。中国方案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技术标准的制定

层面，更在于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 " 和而不同 " 的文明对话

范式——这种范式强调在尊重技术发展规律的同时，维护各文明

主体的平等参与权，最终实现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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